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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一匹匹骏马，向着远天奔腾
而去。看得见拱起的马背，马背上蔚
蓝的天空，飞起的鬃毛，拂动白云朵
朵。
那一边就是小九龙山。老支书杨

洪春指着远山告诉我。这时候，我们
正站在屏障一样围护村庄北边的营盘
山前。营盘山下，是宽广的溪滩，碧龙
溪水，从福建浦城毛洋而来，向着东
边，经遂昌龙洋，朝乌溪江汤汤而去。
碧龙村就在这溪滩畔，一片开阔

的山间盆地。像一个传说。在你被绵
延的蛇形山路、无边静寂、途经临县的
陌生感即将击溃时，陡然出现于眼
前。春光是一层膏脂，油油地涂抹在
白墙、红瓦上，房子与房子之间、绒毯
一样平铺的稻田上。这裹藏在深山之
中的明丽与宽阔，迅速将你溶解。
这里，就是曾经的中共龙（泉）遂

（昌）县委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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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近中午，杨家大屋内，光影斑
驳。北厢房子前，看见一个个年轻的面
影，杨达銮、杨观仁、杨万奉、杨金贵、杨
观义、杨观礼、杨发州、杨堂仁⋯⋯杨家
大屋看着他们长大，看着他们开开心心
参加革命，有一天，却再也看不见他们
了，唯有这年轻英俊的面影，永远锁在
大屋记忆深处。
那一个脸部轮廓分明的人，就是

杨达銮。鼻梁直挺，眉毛粗黑，眼眸深
沉，嘴唇紧抿，神色间，透露些许执着
与坚忍。他就是碧龙村苏维埃主席、
分田委员会主席、游击队队长、党支部
书记、党总支书记。这个听着杨家将
故事长大的男孩，长到最骄傲的年龄
时，恰好遇见红军，遇见革命。他的命
运，从此与碧龙村、与整个浙西南连在
了一起。当敌人将全村三百多人围
困，扬言抓不到杨达銮就要烧毁杨家
大屋、杀害村人时，他挺身而出，救民
于枪口。那一年，他 33岁。
他曾犹豫过吗？当哥哥杨陈林去

浦城找到他，向他描述碧龙与杨家大
屋的危急情势时，他是不是清楚，他赶
回碧龙就是赴死。那是 1941年冬天，
龙浦边界，大雪封山。浙江省保安团
一大队进驻龙泉，联合地方武装，对龙
泉西北中共地下组织活动区域进行拉
网式清剿。这时候的杨达銮，身强力
壮，有勇有谋，他有很多机会躲藏起
来，避开敌人的搜捕。他的哥哥并没
有逼迫他，作为兄弟，哥哥同样担忧他
的安危。
所有资料都显示他义无反顾、毅

然决然，为了群众的生命安全，挺胸走
向虎穴。但我还是一次次向杨洪春求
证。他没有子女，亦未曾婚配。时至

今日，似乎杨洪春就是最熟悉他的人。
我想，1941年 12月里的那一天，

杨达銮应该是清醒的，他应该知道生
命只有一次，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自
由行走在熟悉的山水间。浦城到碧
龙，不短的路程里，山风一定曾牵扯过
他的衣襟，溪水一定曾呜咽着提醒。
作为碧龙村最早参加革命的年轻人之
一，他所知道的太多了。他记得 1934
年冬天，红军从福建进入浙江，来到龙
泉碧龙，不明真相的村民们都躲到了
山上，他和几个年轻人却站在村口，高
兴地迎接红军，为红军烧茶送水，安排
住宿。跟随红军，他参加了攻打王村
口的战斗、攻打住溪的战斗。那一年，
他 26岁。他感觉生活忽然有了意义，
好像黑暗的房子里，天窗忽然被打
开。许多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红军引领着他去想、去做。1935年 8
月，龙浦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他和同村
一个年轻人一起赶赴住溪，代表碧龙
参加了大会。而后，大北区委书记曹
景垣来到碧龙村，召开群众大会，会
上，杨达銮当选为村苏维埃政府主席、
分田委员会主席。他记得大会宣布散
会时，国民党部队突然从四个方向向
会场袭击。枪声响起，子弹嗖嗖飞过
身边。手雷引爆的声音，在身后炸响。
他知道敌人有多恨他。1936年

春，他是碧龙村首批入党五人中的一
个。不久，中共浙西南特委以碧龙为
中心建立龙遂县委，县委办事处就设
在他杨家大屋。碧龙党支部成立，党
员队伍迅速扩大，龙遂县委龙泉境内
成立党总支，他被推选为总支书记。
后来，因斗争需要，碧龙组建游击队，
他又兼任游击队队长。从此，他的生
命里只有红军，只有革命。侦查、运
输、配合红军战斗，解救红军伤员，协
助红军剿灭土匪⋯⋯一时间，他成长
和战斗的碧龙，成了龙遂县委、挺进师
二纵队最稳固的活动基地。
他是了解敌人的凶残的。1935

年，为解决红军部队的补给问题，同村
的杨荣柱打开住溪地主在碧龙的粮
仓。随后，杨荣柱被敌人抓去做挑夫，
于王村口排楼前，惨遭枪杀。甚至，听
说敌人把杨荣柱的心和肺都挖去吃
了。杨达銮没有亲见。他亲见的，是
1940年 8月，年近花甲的杨发州在龙
洋为我党地下组织购买物资，被敌人
发现，被捕，在监狱里遭受百般折磨，
几近垂死，才被放回，到碧龙第九天，
奄奄一息的杨发州不幸去世。同一
年，也为我党地下组织筹备物资的杨
堂仁，在遂昌龙洋因叛徒告密被捕，押
解至遂昌，后转松阳监狱，折磨至死。
第二年，杨观仁和村里曾任支部书记
的罗木发，被枪杀于杨家大屋门口的
大枫扬树下；担任县委共青团总支书
记的杨金贵和同村的支部书记杨天

保，被杀害于白岩村张家大门口。
碧龙人的血，已经流得太多。白

色恐怖笼罩下的碧龙，似乎就是人间
地狱。杨达銮不能再看着流血事件在
他眼前发生，他是一个村庄的党组织
的负责人，最坚强的革命战士，他必须
站出来，挡在全村人面前，勇敢面对敌
人的枪口。他昂首归来了，风萧萧
兮。碧龙溪水，幽咽冰寒。
还没走进杨家大屋，杨达銮就被

五花大绑，押向去往浦城的路。这一
段走了 30多年的路，此刻却显得十分
漫长。身前身后都是敌人，冰冷的枪
口，戳痛他的脊背。他不时抬头，睁大
眼睛，看看莽莽群山。就像他是第一
次见它们似的。传至山中的每一声响
动都让他心惊，他知道敌人心心念念
要找的中共闽浙边委领导人张麒麟经
常在这一带活动。他知道，敌人妄想
通过他知道更多，抓捕更多。他看看
敌人，微微一笑，挺起胸膛，大步朝前
走去。

1941年 12月 29日，杨达銮在福建
浦城高溪村英勇就义。
他是对的，敌人抓走他后，碧龙

300多群众暂时解困，有着上百年历史
的杨家大屋，免去火烧的命运。但他
不知道的是，他牺牲之后，敌人的杀捕
从来没有停止，碧龙的噩梦远没有结
束。1942年 4月，最早参加革命的碧
龙人、毛洋支部书记杨松贵，在反“清
剿”斗争中被捕。5月，闽浙边委武工
队员、碧龙人俞伯森，在龙泉县城水南
桥头就义。1943年，杨观义为武工队
筹集食盐时，被敌人杀害于福建浦城
县水南桥下。同年，武工队副队长、当
过粟裕将军警卫的“双枪小老杨”杨观
礼，因叛徒告密被捕，遭残忍杀害，身
首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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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烈士的村庄真的很少。”
杨洪春唏嘘着说。
龙遂县委还曾在碧龙建立共青团，

设共青团碧龙村支部。组建妇救会，党
员家属带头行动，为红军缝衣做鞋。还
有儿童团，负责站岗放哨。老人们也不
闲着，时常给山棚里的红军送粮食。很
多家庭，夫妻双双参加革命。
杨洪春 1961年出生。说起村庄的

事情，他就像历数自己的家事。好像，
碧龙的每一位烈士，每一个参加过战
斗的人，都是他至亲的人；碧龙的昨天
和今天，全装在他贴身的衣兜里。他
一直在讲述。关于烈士、烈士陵园、纪
念馆，他主持修复成功的杨家大屋、杨
氏宗祠、四知堂，还未来得及修筑的烈
士像。他的声音忽而沉郁、悲凉，忽而
振奋、激越。讲到动情处，他会眯起眼
睛，喉头哽咽。这一天，他穿一件蓝细
条纹衬衫，黑色裤子。举手投足间，有

一种他这个年龄的农村人少有的儒雅
与深沉。不说话的时候，他微微笑着，
浓粗的弯眉，拉伸眼角的笑意。
据《碧龙村志》记载，300多年前，

杨氏 92世正逸公从福建龙岩迁居到
这块盆地，从此开创碧龙的历史。杨
洪春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站在杨
家大屋门前观望，远处那一座笔架山，
清俊瘦矍。近处田山，像一方印玺，敦
厚蓊郁。宽阔的田野是一张白纸，抑
或一方砚台。溪滩边那一条东西走向
的机耕路，是杨家人放下的一支笔。
有着文房四宝加持的碧龙，史上曾出
过 37个秀才。东汉名臣杨震，是杨家
人膜拜的先祖。
有着 40多年党龄的杨洪春，1985

年起，一直担任碧龙村党支部书记，直
到去年离任。上世纪 80年代初，他曾
两度有过提干的机会，但都被他那担
任乡管理委员会主任的父亲推却了。
父亲说，把好机会留给自己孩子，这不
是他能够做的，杨洪春考了第一名也
不行。说起这件关系自身命运的大
事，杨洪春的情绪没有一点波澜。杨
家宗祠里，他用平和乃至有些欣慰的
语气，为我读着高挂墙上的杨家祖训：
四知风范 千秋正气
精忠报国 爱国忧民
明经博览 教育兴国
为官清正 唯贤是举
⋯⋯
站在杨洪春身边，听着他高声的

诵读，我好像骤然读懂了上世纪 30年
代的碧龙，也瞬间理解了杨达銮，理解
了杨洪春父亲看似顽固的决定。
如父亲所愿那样，杨洪春埋首碧

龙这片土地，安安稳稳做了一个农
民。但杨洪春又不是普通的农民。
2012年，他历时 7年编纂的《碧龙村
志》问世。2013年，他主持修建的烈士
陵园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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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碧龙，万物生长的喧哗流
动。建于溪滩北面的烈士陵园，肃穆
庄严。高高的纪念碑矗立阳光里。纪
念碑后面，刚生出新绿的苦槠风里翻
飞着，似乎聚集了整个春天的力量、一
座山的力量，向着来人，一遍遍述说着
什么。
杨洪春带着我继续在村里走。走

过崭新的村委会办公大楼、高老庄民
宿，走过木耳基地、蔬菜基地，走过雅
悦岩茶厂、乌龙茶研究所，走到苦满社
堤坝前。丰盈的溪水在此化成片片白
练，落入坝下的一池澄碧中。北面山
崖边，两百年前开凿的人工渠深沉鸣
响；南面水泥建筑的沟渠，蜿蜒流转。
碧龙溪水，就这样通过南北水渠分流
至莽苍田野，流进碧龙春光烂漫的今
天。

碧龙春
吴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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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把家里的整
个客厅都当成了自己的游乐场，家里
有客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大人们在
说话，小孩在玩自己的，也没有人特
别地给予关注。小女孩想出了一个
游戏，把她平时的玩具都搬了出来，
在客厅里开起了大卖场，对着一群大
人大声叫卖：“卖东西啦！卖东西
啦！可爱的小熊卖五块⋯⋯”见没人
搭理，便对着妈妈喊，妈妈没有回应，
她跑到妈妈身边。“妈妈，您要说您买
小熊，这样我就把小熊送过来了！”妈
妈配合着说了，小女孩的游戏便顺利
地进行了下去，于是开心得不得了。
卖完了小熊，还有小猫小狗小猪

等着小女孩叫卖呢！一会儿，当小女

孩再次跑到妈妈跟前，希望妈妈继续
买下玩具时，妈妈便失去了耐性，对
女儿说：“你的东西不好，服务态度又
差，我不要！”小女孩不知所措，伤心
至极，霎时嚎啕大哭起来。
我是这个场景的亲历者，其中的

妈妈是我的妹妹，5岁女孩就是我的
外甥女。事情发生得有些突然，我也
很懊悔自己过于置身事外，没有蹲下
身子和小女孩嬉戏。她的哭声持续
了好久，这个哭声给我带来的心灵震
撼是不会比听到成人的哭声更为弱
小的。我理解一个孩子此时的委屈，
那种无端被成人否定漠视后的受
伤。静下心来，我们便能看到刚才的
游戏里有孩子的创意，有她的苦心经

营，有可爱的小心机，有一次次的沟
通和努力⋯⋯我想，成年人做事的细
致程度也莫过如此吧。
后来，我和小妹做了电话沟通，

我感受到了她内心的愧疚与不安。
小妹对我说，女儿停止了啼哭之后，
便默不作声，也不想搭理她。她花了
好长时间主动去沟通，女儿却似乎不
想一下子就原谅她。她听到女儿几
次对自己说：“你是个坏妈妈！”孩子
真的受伤了，它就来自成人一次极平
常的疏忽。
因为从事教育工作，与孩子们接

触得多了，便懂得以孩子的眼光看待
孩子，以平等的视角与他们沟通和交
流。许多成年人习惯居高临下地看

待孩子，觉得孩子的许多举动和言行
都是挺可笑的不必太在意，殊不知就
是你的高高在上，关闭了你和孩子正
常沟通的大门。学会蹲下来，和孩子
处在同一个高度，你就获得了走入孩
子心灵的通行证。
许多次，家长找我聊天，他们习

惯于在孩子面前和我无所顾忌地谈
起他们的孩子，而我总觉得有些话是
不该在孩子面前当面说。家长看到
我的吞吞吐吐，就会忙不迭地对我
说：“他只是个孩子，没关系的。”而我
最想对家长说的话是：正因为是孩
子，所以才需要我们小心翼翼倍加呵
护。

呵 护
徐伟龙

这个月处理好猪场！村书记白天
跟阿光说的话，如一道魔咒，搅得他怎
么也睡不着觉。
已是子夜，阿光仍毫无睡意，就披

衣下床，悄悄地走出家门。此刻，正是
盛夏夜晚，月色朦胧，天地静谧。阿光
来到柳湾堤上，面对着柳条拂拭的一
湾溪水，思绪飞扬⋯⋯
阿光六岁那年，举家搬迁到柳湾

村。柳湾，是瓯江上游一个地形独特
的村庄。原本平流直下的瓯江，在这
里被大山阻挡，改变了流向。神奇的
大自然，在溪流对岸，衍生出一块直径
约二公里的圆形坪地，坪地前面形成
一湾碧绿的溪潭。智慧的先人，就在
湾岸上种植垂柳，巩固堤岸。轻柔垂
挂的柳条，形成半掩村庄半拂溪的独
特风景，此地就唤柳湾。
阿光的家在村尾，门前是浓密的

柳树。他来时，正值柳絮飞扬时节，他
一下子就被柳絮似花非花漫天飞舞的
情景迷住。接着，他被瓯江吸引，每天
来到干净的沙石滩上，不是捡石头打
水漂，就是坐在岸边钓鱼钓虾。玩累
了，就躺在河滩上；口渴了，就喝一口
溪水。
最有趣的就是夏天，阿光和小伙伴

们，从他家门口的船埠头下水，在柳湾
溪潭里，欢快地嬉水、玩闹、游泳⋯⋯孩
子们在溪水里，尽情地游玩戏闹，犹如
鱼儿一般欢快。那时的瓯江，清澈干
净，对幼小的阿光来说，就是乐园。
阿光十岁时，父母为供养四个姊

妹上学，在家门前的柳树下，垒砌一个
猪窝，饲养母猪，贩卖猪仔。父母勤
快，每日天刚亮，母亲就起床，为母猪
和小猪，蒸煮饲料。父亲一早为母猪
和小猪啃咬的生食忙碌，有时是上山
去割青草，有时是到地里去挖野菜，有
时是到菜地里去采摘各种时令新鲜蔬
菜。为让母猪和小猪住得舒服，每天
傍晚，有一件雷打不动的事情，就是父
母俩共同清理猪圈。猪味顽劣，不管
父母如何清理，猪圈四周永远弥漫着
浓浓的味道。自然地，阿光家门口的
船埠头一带，猪屎尿味浓烈。他和小
伙伴们，夏天游泳时，再也不从船埠头
下水，而是跑到对岸去游啦。可对岸
没有柳树，游完休憩时，享受不到船埠
头柳枝下的荫凉和惬意。
结婚成家后，阿光搞生猪规模养

殖。这和母猪养殖不同，数量多，场地
大。数量最多的时候，有 200多头生
猪。阿光租赁他家下面一大片河滩，
建造二十间统一样式的现代化猪圈。
这猪圈两层，上层房顶安装电灯、风
扇、空调、水龙头、紫外线消毒灯等设
施，地面是栅栏，下层是向同一方向倾
斜的水泥地面，猪栏尽头是一个存放
污水的厌氧池。所有的猪就如一群士
兵，每天统一喂食，统一冲澡，统一休
息，统一活动。有趣的是，猪们每天拉
下的屎尿和洗澡流下的污水，直接从
上层地面栅栏流到下层地面，集中流
向那个厌氧池后，变成沼气，用来烧饭
烧水烧猪食。阿光就是凭借这种饲养
方式，成为养猪致富能手。曾几何时，
养猪能手阿光是人们熟悉的当地电视
新闻人物。
诚然，这养猪场是阿光花费所有

心血打造的成果，是他的全部身家，是
他的人生希望，是他人生价值的体
现。现在，要他养猪场改造搬迁，这对
阿光来说，无疑于要他的命⋯⋯
阿光在朦胧的月光下看着静怡的

瓯江水缓缓流过村庄，不免感叹已多
年未亲近过这条滋养他整个少年时光
的河流了。他转身走到家门口的船埠
头，褪去衣物，刚下水后，就被岸边猪
屎尿臊味给呛倒了。他正要骂是哪个
缺德把猪粪倒在了船埠口，抬头看到
自家养殖场的铁皮瓦顶在月色下抖落
一片片蓝幽幽的光。那些光像一支支
冰冻之箭向他齐刷刷地射来。
阿光才深刻认识到，自己苦心经

营的猪圈，确是这柳湾的“毒瘤”——
猪们数十年拉下的屎尿，浸染了整个
船埠头。村尾柳树林里，难闻的猪味
飘荡，空气浑浊，苍蝇蚊子丛生。如再
继续养猪，就会污染流过柳湾的清澈
的瓯江溪水。这猪圈，让柳湾失去了
原本在他心中最为圣洁的童年乐园形
象。
天没亮，阿光就去找了村书记。

整修柳树，改造村庄，还村人一个干干
净净的柳湾，一个比他童年时还要漂
亮的柳湾！是他庄严的承诺。
第二年，阿光异地再建的智能化

生态养殖场宣布成立那天晚上，他再
次来到船埠头，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

柳湾的猪圈
任迎春

程昌福 摄


